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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洛桑曾經遇到一個人。​
​
​
        那時，她還沒進一超，還沒碰上一群同樣擁有超能力的夥伴，她只是一個在大千世界裡一個

普通存在，惟一不同的是她有一個超能力，她能讓被自己碰到的人聲音變小。​
        這其實可以控制，並不是每個碰觸都會造成效果，然而身邊的人不會這麼想，即使只是一個

不經意的碰觸，他們都擔心會被洛桑降低音量，於是，許多人開始視她如街上的流浪狗，好似接

近她一定會被攻擊或是染上狂犬病，這樣的舉動，如鼠疫一般蔓延。​
         她只能坐在教室的最角落，當最晚來學校，最早離開的人，她不是貓，沒有那種享受孤獨的

灑脫，每當她走向前，換來的總是班上同學的後退。​
         漸漸地，她不想去學校。​
​
         直到那一天，班上來了個轉學生。​
​
         對方是個混血，媽媽是德國人，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轉學，老師看了看只剩洛桑附近有空位

，勉為其難地請新同學到洛桑附近的空位坐下。​
      「我叫Ita，你呢？」上課上到一半，對方突然傳來紙條。​
      「洛桑。」​
        後來她沒再傳紙條過來，下節下課，她早已被班上的女孩子圍住，問東問西的，洛桑也沒打

算進去攪和，反正過了這節課，那個新來的轉學生也不會想接近她。​
         果不其然，那女孩在那天結束以前都沒和洛桑說過話。​
      「你們，都是一樣的吧？」洛桑心想，一如往常，她想當最早衝出學校的人。​
        卻有人喊住她，是那個轉學生。​
       洛桑沒理她，打開門直接衝了出去。她不想聽，甚至很害怕，她怕這個女孩也要對她冷嘲熱諷

，她害怕這女孩輕視她，她害怕自己期待對方想跟她做朋友。​
        這才是她真正害怕的。​
       ​
      「喂—喂—妳……等…等…啊……」後方傳來喘氣聲，洛桑心想，你竟然願意為了嘲諷我而追

上來嗎？​
        她的腳步更快，她想把這個人遠遠甩在天邊，甩在那個夏季。​
        「洛桑——我—不是來欺負妳的。」那時，洛桑信了Ita這句話。​
        她心裡想繼續往前走，因為她覺得會說那樣話的也許會欺負她；她的腳步卻慢慢停下，好似

被Ita的聲音吸引似的。​
        「呼…妳終於…肯停下腳步了。」Ita看著對方慢慢轉過身，往她的方向走來。​
        「有什麼事嗎？I...抱歉我不太確定那個名字怎麼唸。」​
        「伊塔，有點像這個音。呼…等我…喘下……」Ita喘氣喘得很快，不同於一般人在運動後臉上

的紅暈，Ita的臉白得像一張紙，在鼻子眼睛周遭的雀斑更加明顯。​
        「妳……妳還好嗎……」​
        「沒事！」​
          Ita拖著她到學校附近的咖啡店，還請她一杯飲料，纏著她問了很多事情，起初洛桑不想開

口，她擔心對方聽到真相會轉身離去，她擔心對方只是批著關心的皮裡頭不知藏著什麼居心，她



擔心，她擔心自己要是說得太多，如同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的雞蛋，一碰即全毀。​
        她不想讓真正的自己呈現在別人眼前。​
        可惜Ita沒有一絲想放棄的樣子，甚至越講越多話，洛桑不發一語喝著飲料，看著對方的嘴唇

不斷上下開闔，空氣流過聲帶，震動發出聲音，她卻一點也聽不清對方說什麼，甚至沒注意到Ita
熱切的視線。​
       「不然跟我說一點點也好，就一點點，拜託啦……」Ita頓了一會，「當成我請妳喝飲料的代價也

好。」​
        飲料的代價……嗎？洛桑稍稍瞇起眼看面前這個女孩，這是她第一次發現女孩的眼裡閃著

星光，那個眼神看著她，很真誠，很乾淨，而非她心裡所想的別有居心。​
        似乎有什麼，輕輕敲打著在夏天仍結冰的心湖。​
        「我……不是一般人，有超能力，這樣妳滿意了嗎？」她終究還是害怕那一層冰碎裂，水滾滾

地淹沒一切。​
        「滿意！能聽到妳親口說就夠了！掰掰！洛桑。」​
​
         Ita離開了，洛桑心想，她也害怕了嗎？果然當初沒說完是正確的。​
        隔天，Ita在學校沒有特別找洛桑說話，只是維持一般同學間的交流互動，Ita沒有可以疏遠洛

桑，也沒有特別親近洛桑。​
        又過了幾日，上課時Ita又傳了紙條約洛桑放學再去喝飲料，洛桑想了想，答應對方的邀約，

不過囑咐她兩人分頭走，她會先過去等她。Ita趁著老師不注意，偷偷望向洛桑，問了為什麼，洛桑

只是笑笑，沒多做解釋。​
        為什麼？洛桑自問，因為如果又是自己而讓對方沒有朋友，她會自責的。​
        她不想傷害任何人，不論生理上或是情感上，雖然她沒有可以實際傷害別人的能力，但是她

比誰都清楚，傷人最深的，往往是那些有意無意的言語行為。​
        這次，Ita依舊纏著洛桑東問西問，最後洛桑和她說了自己的能力使用，還稍稍強調並不是隨

便碰就會變小聲，Ita專注地聽著洛桑說，還拉著她示範一次給自己看。洛桑左看右看，確定周遭

沒人注意這個隱密的角落，碰了Ita的手臂，接著Ita努力地想說話，卻只是發出細細小小幾乎聽不

到的聲音。​
        約莫過了一分鐘，Ita的音量才回復正常。她露出驚訝的表情，藍眼睛睜得大大的看著洛桑，

說著好神奇好神奇，眼裡閃著光采，洛桑笑了。​
        笑什麼，對方問。​
        沒有，只是第一次有人因為我的能力而笑，通常大家知道我的能力第一反應就是慢慢後退，

很少有人要求弄給他看的，洛桑說。​
       也許，能跟這個人多說一點。洛桑心想。​
         心裡好像有什麼不一樣了，像初春的冰面被敲開一點細縫，在荒蕪而遼闊的大地之上，陽光

在冰面反射出鑽石般耀眼的光芒，化凍的冰面下有湍急的河流，嘩啦啦地往前奔流。​
        洛桑非但沒拒絕對方，還自顧自地說了起來，從小時候開始到發現能力，到被大家排擠，能

說的，她都說了。​
        Ita 只是靜靜地聽著，在談話的結尾，外頭已夜幕低垂，星光熠熠，Ita 伸出雙臂，給洛桑一個

擁抱。​
        無聲地，一滴淚從洛桑眼裡滑出來。​
​
        有時候，人們需要的並不是什麼千百世的名聲，而是一個能夠理解自己的人，那如蒲公英一

樣輕柔的慰藉。​



        Ita 之於洛桑，便是這樣的一個人。​
        ​
         她們成為朋友，每天兩人一起放學回家，偶爾到咖啡店做著聊天，Ita 不會害怕洛桑的接觸，

洛桑也曾問過她，怕不怕她惡作劇。​
         她只是笑了笑，說，不怕，就算真惡作劇，也認了，只是無傷大雅的玩笑罷了。​
        洛桑確實對Ita 敞開心房，她常常吱吱喳喳地和對方聊天，Ita 會安靜地聽，偶爾出聲，卻不會

阻止她說話。​
        後來，洛桑很懊悔當初自己為什麼只顧著自己說話。​
​
​
      ​
         然而，因為與洛桑親近的緣故，班上的同學開始排擠Ita ，甚至傳言Ita 跟洛桑一樣有超能力

，班上對她們兩人不友善的程度已經到了極致，其中最嚴重的是有一次，一個男同學直接幼稚地

在Ita 面前說：妳一定是女巫，才會並且能夠跟那種怪咖來往，中世紀的女巫可是要被石頭砸、被

火燒的，一旁還有幾個男生跟著起哄，團團圍住小小的Ita，「女巫女巫」的吼著，洛桑看不到Ita 的
表情，只是聽到細細小小的啜泣聲，她最終忍無可忍，運用了力量讓那些男生全都只能嗚嗚呀呀

的發出根本聽不到的聲音，他們散開，在能力效果消去之後惡狠狠地盯著洛桑。​
        她不在乎，因為她的心已經跟著蜷成一團的Ita 一樣揪了起來。她不知道該怎麼做，只是抱緊

Ita，淚水在眼眶裡打轉，她知道自己不能哭，自己必須堅強。​
        上課鐘聲宛如救贖一般響起，人群漸漸回到位置上，洛桑扶著Ita 回到座位，老師進教室後也

沒發現不對勁，畢竟他也是無視洛桑的人之一。​
        那天放學後，原先會等Ita 的洛桑，鐘還未打完就沒了人影。​
        ​
        Ita 看見對方飛奔而走，沒有追上前，只是呆滯地收拾自己的書包。​
         ​
        那天晚上，Ita 在河堤找到洛桑。​
        她看見洛桑一個人的身影，靜靜地坐在隄上，月光照得水波粼粼，也反射在洛桑眼裡，Ita 猶
豫一會，決定接近洛桑。​
         為什麼她知道洛桑在這？因為她清晰記得洛桑告訴過她，不論以前或是現在，心情不好時，

她總會來這個河堤看河水，讓自己平靜下來。​
       「我……我不想……讓妳被討厭啊……Ita。妳以後……還是別……理我了。」洛桑沒有阻止Ita 
在她身邊坐下，嗚咽著。​
        「怎麼會因為這樣不理妳？妳才是我想交的朋友。至少，妳是直率的，至少你願意為了朋友

挺身而出，即使妳知道這麼做會有什麼樣的後果，也願意承擔，對我來說，妳抵過千千百百個同

學。」​
        沒有回應。​
       「妳知道，" Gift "在德文裡代表什麼嗎？」洛桑搖搖頭。​
       「“ Gift ”在德文是“ 毒藥 ”，但是在英文卻是“ 禮物 ”，妳的能力，是上天賦予妳的禮物，卻也是

別人眼裡的毒藥，我也渴望能有這樣的毒藥禮物。可惜，我沒有，而你有。同樣一個字，在兩種語

言裡解釋不同；你的能力，也能有功效的，不是他人眼裡的毒蛇猛獸。」​
          Gift, 妳的能力是上天之賜，也可以是毒藥。​
       「我很開心妳能為我挺身而出，別哭啦。」Ita 往洛桑身邊靠近，摟摟她的肩。​
       「我能靠著嗎？」​



       「當然可以！」之後洛桑的頭輕輕靠在Ita 的肩上，兩個人肩並肩，安靜地看了不知道多久的星

空，最後一起走回家。​
      「謝謝妳！」兩人同時說，於是一起噗哧地笑了，在一個平凡不過的夜裡。​
​
        翌日，班上的人避著她倆遠遠地，她們並不在意，對洛桑跟Ita 而言，有個好朋友才是更加重

要的。​
​
         一個學期後緊接著就是學生們都期待的假期，Ita 和洛桑卻捨不得彼此，因為Ita 要跟著爸爸

出國工作，兩人也不能見面。Ita 給洛桑一個小仙人掌盆栽，說要對方看到這個想起她。​
        怎麼會忘記妳呢？洛桑心想。​
   ​
         洛桑每天都在期盼開學的日子，她從沒那麼期待過。​
        迎接她的，卻是已經空了的位置。​
​
        開學一早，老師難得叫了洛桑進辦公室，告訴她Ita 在寒假的時候，因為肺病去世了，洛桑到

那時才知道，原來Ita 時不時的咳嗽、轉來那天放學追到她之後的臉色蒼白，還有種種跡象，原來

指向的都是她的肺病。​
        命運，永遠如此捉弄人，正當你以為一切會好轉，又狠狠將你一腳踹回深谷。​
        ​
        洛桑那天請了假，之後的課也上得意興闌珊，時不時望著一旁空著的位置發呆，甚至在Ita 告
別式那天也沒去，她是惟一一個沒去的人，連之前欺負她們的男生都去了。​
        洛桑一個人待在家裡，她整晚沒睡，看著天花板，沈浸在過去的回憶裡，如果當初別那麼多

話、別只顧著自己說話，是不是能早一點發現Ita 的肺病？​
        是不是能挽救些什麼？​
        洛桑不知道答案，卻一廂情願地認為一定是那樣沒錯。​
        她連眼淚也流不出來。​
​
        差不多是告白式了，她心想。​
        陽光透過窗戶照進洛桑的房裡，照在那柱小小的仙人掌上。​
        ——妳是早就知道，我必須這樣來想妳嗎？​
​
         她覺得，自己再度害了別人，這回害的，還是她深深將全心託付的人。果然，一次砸碎了，一

點不留。​
        這個晚上，她又到了那個河隄。​
​
        她不禁回想起那次看著Ita 蜷成一團的經驗，那天夜裡，Ita 對她說" Gift " 有兩層意涵在。​
        能夠是毒，也能是上天最好的恩賜。​
​
       只是看怎麼運用。​
​
​
        因為Ita ，洛桑第一次有了朋友，第一次放開胸懷，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能力也能拯救朋友，        
那是Ita 留下的、最好的禮物。​



        ​
        她在河堤旁坐了很久，想感受那個夜晚裡的溫柔，她笑了，因為她知道，她不能哭。​
        Ita 不會想看到她哭。​
 ​
        回到家裡，她看看手錶，是時候把光還給太陽，她應該沉沉睡去。​
        把回憶偏執地擺好，收藏在心裡的角落，即使隱密，卻從未忘記。她會帶著這份愛這份情感

前行。​
         ​
         她想，用這份力量幫助人。​
         ​
         她必須找到方法才行，這大概也是為什麼最後選擇來一超念書的原因，她想知道怎麼用這

份力量正確地幫助別人。​
​
         ​
/ End / 
第一次明白能力是一體兩面。​
 


